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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坪在巫山。去葱坪，山高路远，还
很危险。这是我未入葱坪这片秘境前，听
人提及的最鲜明的信息。

十三年前，随采风朋友走进当阳乡，
当大部队向着葱坪进发时，我终究没能战
胜内心的怯懦，在半途选择了退缩。至今
记得，当晚红姐将从葱坪天池采回的野葱
洗净切碎，拌着土鸡蛋炒成喷香的菜肴，
席间众人眉飞色舞地描述着天池的清冽、
草甸的辽阔，以及深山里藏不住的野趣
时，我独自坐在角落，望着窗外的夜色，为
自己的错失良机满心愧疚。葱坪，这方

“重庆最后的高山湿地”的神秘面纱用十
三年长成了我心中的夙愿，我想去葱坪，
完成一次与深山的深度对话，来一场灵魂
的溯源之旅。

葱坪初见

霜降刚过，彩林初染，应朋友之邀再一
次走进当阳乡。“去葱坪，山高路远，还很危
险”的叮嘱，依旧如当年般恳切。但这一
次，我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心理建设，心底只
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都要踏足那片魂牵
梦萦的土地，拿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
心。出发前夜，我辗转难眠，足未出户，心
却早已越过层峦叠嶂，飞向了那片深山。

跨过老林场旁的铁栅栏门，便正式踏
入了葱坪的疆域。踏上石阶倍感温润酥
软，一层厚如绒毯的落叶裹着晨露的湿
润，空气里弥漫着松木的清冽与腐殖土的
醇厚，视线随着林深树密渐渐深邃，抬头
望去，苍翠的林木参差错落，遮天蔽日，悬
崖峭壁巍峨矗立，接引穹碧之上。回望远
山，白云如轻纱般升腾飘逸，恰似神女舒
袖，足以拂去人心头的尘垢。山骨深邃，
静默无言，却藏着天地间的玄意。山林很
静，只有簌簌落叶声、淙淙清泉声、甚至连
丁达尔之光照在古老树干上的声音似乎
都听得见。那一刻，我仿佛蜕尽了肉身的
束缚，从红尘俗世穿越到了纯净空灵的世
界，只剩下赤裸裸的灵魂，与宇宙自然进
行着无声的对话。

很喜欢加措的那句“一切都是最好的
安排”。十三年前的遗憾，原来并非偶然。
那时的我，心性浮躁，被尘世的喧嚣裹挟，
即便踏入这片深山，也未必能读懂它的箴
言。唯有历经岁月沉淀，褪去一身浮华，方
能在这清寂之中，听见大山的智慧。

葱坪山民

进山的向导是当地一位老山民，名叫
吴光平。他精干健谈，在大山里生活了四

十六年，祖祖辈辈都与这片深山相依为
命。山民与大山，最和谐的关系莫过于彼
此懂得。一路上，我满怀好奇与惊恐，总
担心一不留神会遇上大黑熊，紧紧跟在吴
光平身后，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吴光平的
言谈间，满是对大山的敬畏与自信。我
想，深山的山民都是懂山的。他们坚守着

“采而有度，休养生息”的古训。正是这份
懂得与坚守，才让这片深山得以完好保
存，让这里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核心区。
想到这里，心中对这些山民，生出了一份
清澈而深沉的敬畏。

石阶两旁，不知名的野花肆意绽放，
中草药随处可见，小虫蚁在草叶上悠然爬
行。吴光平随手从腐草丛中采下一株女
儿红，殷红的色彩格外夺目。他细细科普
着药草的功用，我心中暗自赞叹，这唯美
的名字，恰如其分地配得上它的风骨。中
医文化的博大精深，早已在这片深山里得
到了最纯粹的验证。

大山的怀抱，博大而包容。吴光平指
着半山腰路旁的一片粗壮树木，顺着他的
手指望去，那些树木的树皮从树干处向外
裂开，形似一只只即将起舞的花蝴蝶。他
说，山民们叫它化瓜树，树皮随时可以点
燃取暖。封山之前，山民进山捡拾野菌，
时常会迷路，深山阴晴不定，一旦体温失
衡，点燃树皮便能抵御严寒，挽救生命。

深山不语，自带威严，而我感受到的，却
是深厚与心安，藏着对生命最温柔的包容。

它就像母亲的怀抱，既为我们提供源
源不断的生命滋养，也包容着我们成长中
的辛酸屈辱与叛逆青春，给了我们人生中
最安全的港湾。如此，山民怎能不懂大
山？怎能不爱大山？当这片深山被确定
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时，数万名山民自觉举
家搬迁，像吴光平一样，主动担负起守望
大山的责任。这，便是大山滋养出的智
慧，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默契。

葱坪可触

顺着蜿蜒的石梯拾级而上，我们登上
了好汉坡，眺望姑娘岩。在当阳的深山
里，地名背后的故事不少，比如阎王鼻
子鬼门关、旗帜山、袁国公与纪鸾英
等，正是因为这些或凄美或浪漫的
故事赋予了大山不一样的生命力，
长成了山民祖祖辈辈的风骨。登
上山巅，回望来路，当阳全景尽收
眼底，杜甫笔下“一览众山小”的
磅礴之气，大抵便是如此。云雾
从山谷沿着山脊缭绕铺陈，汇聚

成浩渺云海，山风呼
啸，卷起阵阵松涛，裹挟着云海从山间弥
散，朦胧了远山的轮廓，一时竟让人分不
清是仙境还是人间。

“看见天池了！”一声惊呼，我梦寐以
求的惊喜近在眼前，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山路愈发崎岖，不规则的山石硌得脚底生
疼，却让我感受到了最真切的存在感。穿
过一片乔木丛，眼前豁然开阔。碧蓝的苍
穹之下，一颗颗鲜红的野山楂格外可人，
我忍不住掏出手机打卡拍照，这一蓝一红
的鲜明对比，在大自然的调色盘中，怎么
拍都美，却又总觉得拍不出它万分之一的
神韵。惊喜之余，我的脚步已然踏入葱坪
草甸，软绵绵的触感，好似一脚踏进了海
绵垫，那应该承载着上千年岁月的密码。

吴光平说，草甸最美的季节是七八月
份，那时繁花似锦，草木丰润，宛如人间天
堂。有人为错过了花期而感慨，我却对这
深秋的葱坪，多了几分偏爱。我爱它的内
敛稳重，爱它的深邃含蓄，就如人生，人到
中年，便开始沉淀过往，褪尽浮华，皈依生
命的本真。

望着眼前次第渐红的秋景，卸下了所
有负累，仿佛瞬间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恣
意躺卧在草甸之上，张开四肢，尽情亲近
这片土地，山是静的，风是静的，就连身旁
众人的闲聊声，也变得悠远而宁静。那一
刻，只有灵魂深处的低语，深深陶醉于大
山无尽的松弛感，一年四季阴阳更迭，草
木鸟兽各自为序，遵循自然之道，生息繁
衍，其乐无穷。山风伴着草尖儿轻抚脸颊
的温柔，宛如母亲多年未曾抚摸我额前头
发的触感。

葱坪悟道

脚步不断探入秘境，我的灵魂与深山

的内核也愈发接近。忽然，一汪清澈的池
水映入眼帘，如明镜般澄澈，倒映着天空
与群山。这汪清泉，似一幅水墨画，又似
仙侠剧里的灵泉，会不会有青龙或灵兽从
池中升起？这汪天池，已存在上千万年，
还是上亿年，没人能说清它的年岁。我静
静伫立在池边，池水也静静地看着我，对
于我的到来，不惊不喜。如此空灵明澈的
天池，它更像一部无字的经书，引领我们
观自在，在诸法空相间悟出一颗清净心，
也如这般无垢无染、无贪嗔痴怨，即得般
若菩提之逍遥。

环望四周，群山环绕，看山势应是所
有的积水都汇聚于此，又从这里默默流向
山下。入山前，见山林间清泉飞瀑，淙淙
不息，心中满是疑惑，这里并非四季多雨，
为何山泉能常年流淌？这水，究竟来自哪
里？此刻，望着这汪天池，忽然读懂了“涵
养”二字的深意与伟大。大道至简，不生
不灭，这是自然的智慧。深山不语，让我
懂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
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真谛，
上善若水，原来生生不息来自默默沉淀，
厚积薄发，滋养万物而不求回报，舍一份
利心，得一份洒脱。

阳光西斜，我们开始返程。一路清风
白云，鹰隼在天际盘旋，树下时不时冒出
一片片山菌，为归途增添了不少乐趣。暮
鸦开始归巢，同行之人兴致盎然，扯上几
嗓子薛仁贵征西的山歌，歌声里满是山民
的惬意与洒脱，空旷辽远，划破了山林的
寂静。回望葱坪之行，所有的相遇，都恰
逢其时。

葱坪，已成为心中那方诗意圣地。我
已将那汪天池，悄悄藏进了灵魂深处。

“新姑娘，生得俏，送喜糖，呵呵笑。
剥一颗，放嘴里，不打瞌睡乐陶陶！”每当
听到或想起这首趣味童谣《新姑娘糖》，我
心里便像被糖甜蜜地滋润，一股暖流倏地
漾开，溢满记忆的角落。

在我的老家，新娶的媳妇，不叫“新
娘”而叫“新姑娘”。为啥？乡音里自有它
的道理——娘，通常指大娘，一开口就感
觉辈分上去了，显老；姑娘指待字闺中的
女儿家，这称呼带着闺阁的娇俏，才叫年
轻。再者，从新姑娘正式出嫁那天起，她
就是婆家的人，公公、婆婆都得像对待亲
生姑娘一样疼着、护着。由此可见，“新姑
娘”的称谓里，鲜活诠释着“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的朴素智慧。
我至今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

春暖花开的吉日，伯父家堂哥娶新姑娘的
情景，这样的好事，我也领了份“美差”，成
了迎亲队伍里喜气洋洋的一员。

清晨6点，天光熹微，迎亲的大队人
马便集结了。德高望重的“路总管”执礼
在前，他是传统婚礼中一个非常重要且有
意思的角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迎亲总
指挥”。民间乐师吹响唢呐，敲锣打鼓，惊
起了林间的雀鸟，也唤醒了沉睡的村庄。
众人担着喜糖、白酒、肉食等各色聘礼，带
着抬嫁妆的杠子、绳索等一应家什，朝着
新姑娘家迤逦而行，队伍浩浩荡荡。

历经两个多小时的跋涉，翻越三
道巍巍山梁，我们终于抵达了萦绕着

期盼的新姑娘家。
礼程伊始，首先是
“过礼”。男方迎
亲的鞭炮声率先

划破山乡的
静谧，女方

家紧随其
后点燃一

串鞭炮。
紧接着，女方家的亲眷们簇拥上前，

一边笑着接过送来的喜糖、酒肉与其他
礼品，一边说着“太破费了”的客套话。
这其乐融融的场景，便是乡间最淳朴的

“笑纳”。
女方家委派的“押礼先生”（女方负责

带队押送嫁妆去男方的人），与男方的“路
总管”郑重接洽。双方执礼相见，共同确
保那满载着祝福与期许的嫁妆，能依礼呈
送，一路顺遂，圆满抵达。

礼毕。女方家的“支客司”（农村地
区红白喜事主持人的俗称）一声高喊：

“亲朋族戚且听好，良辰吉时已经到。八
仙锣鼓请奏乐，烟花爆竹快鸣响。娶亲
送亲做准备，请新姑娘出闺房。发亲了
哟，各就各位。”

男方迎亲的队伍应声而动，赶紧上前
接受女方准备的嫁妆。穿衣柜厚实，自然
打头阵；碗柜、梳妆台、书桌、箱笼、板凳等
其他家具，陆陆续续。最讲究的是，每一
副行架上都搭配了铺盖或枕套或床单等
床上用品，寓意“铺陈锦绣”。

依照旧俗，新姑娘出嫁当日，总要在
随行的嫁妆里，细心藏放些用红纸精心
包裹的喜糖，以让搬运嫁妆的迎亲人员
在付出辛劳的同时，能第一时间尝到这

份甜意。
迎亲队伍中的李大叔率先发现了秘

密。他搬运一床被褥时，手在边角处不经
意触碰到一个棱角分明的小包裹，掏出来
一看，顿时眉开眼笑：“嘿！这是新姑娘在
嫁妆中备的喜糖，犒劳咱们哩！”

随后，我们在各自负责承运的嫁妆
中，都发现了新姑娘预先塞好的喜糖。顿
时，惊喜的呼声此起彼伏，喜庆的气氛达
到高潮。

“你们晓得不？吃了新姑娘的喜糖，
不打瞌睡！”李大叔还故意压低了声音，神
秘兮兮地补充道，“这糖里啊，有新姑娘的
喜气，吃了精神百倍，干活不累！”

如今，30多年过去了，随着自由恋
爱、婚事从简等新观念的普及，家乡传
统的婚恋模式已然发生了变化，但吃新
姑娘喜糖的习俗，却依然被一代代人郑
重地保留下来。除了新姑娘在嫁妆中
藏喜糖，闹洞房时大家还会争先恐后地
向新姑娘讨要喜糖吃，这既是分享新婚
的甜蜜，更是为了从新姑娘手中沾取一
份喜气，讨一个未来日子甜甜蜜蜜的
好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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